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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青春萬歲》等作品的王蒙，近日赴港
講述其文學人生。上周，這位來自內地的作家
在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座談會上遇到了來自台
灣的著名作家白先勇。

「我早就有一個建議，大陸、台灣和香港的
朋友聯合舉辦一個權威的華文文學獎。」耕耘
文壇60年的王蒙說， 「我們對瑞典文學的了解
可能很少，但大家都知道諾貝爾文學獎。諾貝
爾文學獎讓瑞典在全球文學界發出了非常響亮
的聲音。我們可以從藝術、從弘揚傳播中華文
化的角度出發，舉辦一個華文文學獎，讓它具
有相當的公信力、具有相當的威信，當然它也
必須有相當數量的獎金。」

坐在一旁的白先勇含笑認同。在美國學習、
生活、寫作多年的他說，把中文文學翻譯成他
國語言，有時會翻譯得不太準確，難以欣賞到
文章原味。設立華文文學獎，對華文創作來說
更公平、更準確，而香港是設立華文文學獎的
較佳選擇。

兩者的提議，立即得到香港作家聯會會員的
掌聲贊同。

希望促成此事的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
甚至建議，兩岸三地之外，華文文學獎的評選
範圍還可以擴大到全世界。「凡有華人寫作的

地方都可參加。文學作品之外，政治評論
希望日後也可參評。」

王蒙年近八旬：「繼續寫下去」

年近八旬的王蒙，今年還將出版70萬字
長篇小說——《這邊風景》。 「要是不寫作，我
能做什麼呢？有生之年，我還要繼續寫下去，
以報答讀者、報答同行、報答朋友。」

對這部35年前就已寫好的、以新疆為題材的
《這邊風景》，王蒙說，自己寫的是生活，寫的
是對生活的種種感受、觀察、體會。35年以後
再看這部小說，就像看一部新作品一樣。有的
地方，還會讓他痛哭流涕。

至今，安徒生的一篇童話故事仍然深深影響
這位文壇老將。 「一個人的墓碑上寫 ：這

裡埋葬 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但他還沒有進行
演說；一位偉大的作家，但他還沒開始寫作；
一位偉大的運動員，但他還沒有跑步。這個故
事對我的刺激非常大，如果我死了，弄不好就
成這樣的人了」。滿頭華髮的王蒙平和地說。

白先勇以文會友：「文字很神妙」

「交朋友並不容易，交到心靈（相通）的朋
友更不容易。可是文字就是神妙、神奇，這個

橋樑搭上去，就可以馬上進入到清淨裡去了。」
在香港度過少年時光的白先勇至今依然記得

自己就讀過的香港九龍塘小學、喇沙書院、當
年草地上的英軍營房。 「點點滴滴，香港的童
年記憶，深深印在腦子裡。我的很多作品也是
在香港出版的、一些戲劇也在香港上演過。」

後隨父白崇禧將軍遷往台灣、但經常回香港
的白先勇回憶，「1999年在香港一所大學演講，
一下子來了1000多個學生，對我熱烈得不得了，
白先生、白先生地叫。」對此納悶的白先勇後
來才知道，自己的文章《驀然回首》選入了學
生課本。馬上就要會考的學生相信 「問原作
者，答案最準確」。 「他們的問題問得很細，連
我自己都忘掉的細節都問」。

「以文會友，用自己的作品可以交到很多朋
友。一些人哪怕只讀過我的一篇文章、根本不
認識的，都可以跟我變很熟悉。」在說話慢條
斯理的白先勇看來，成為一個作家很幸運。

文：中新社記者　趙建華

在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結束之後，我拎 前一天就收拾好的行李
箱，踏上開往首都的高鐵。列車從桃紅柳綠的上海出發，跨越將近
十個緯度之後，我來到了春寒料峭的北京。前腳踏出地鐵，後腳就
被閨蜜拉到北大東門附近的小店裡吃了一頓驢肉火燒，嘎口崩香脆的
燒餅裡夾 小幾 冷驢肉配青椒絲兒，好吃。

我跟閨蜜說，這次我來北京您別帶我去太文藝的地兒，剛寫完學
術報告，腦子裡堵得慌，都不能看見字兒。她說，不能看字兒沒關
係，來看看我們排的話劇吧您哪！原來我正好趕上北大一年一度的
劇星風采大賽，作為中國內地首屈一指的文科學府，學生話劇該當
是新思潮的體現，於是在北大紀念講堂的多功能廳，我觀摩了一場
學生話劇的半決賽。

閨蜜所在的「下一個劇社」當晚參演的劇目叫《麻將》，關於為
建於計劃經濟時代的煉鋼廠裡的一個工程師寫訃告改名字的故事。
開場便是四個演員相對搓麻，話語機鋒與人際關係都藏在桌上的搓
麻術語裡，謝幕更是以文化大革命歌曲來點題，聽來心頭一震，可
算是我在被其他矯情劇作折磨之後的一劑強心針。沒想到《麻將》
並不入評委老師的法眼，更有一位評委以「表演太『娘』」為名，
將這個參賽劇目直接淘汰。另一個在我看來有些無聊的學生情感話
劇獲得亞軍（「他們的導演是我們的燈光師！」閨蜜忿忿不平道），
而以初選第一進半決賽的《麻將》只拿到最佳原創劇本獎。在我看
來，《麻將》是唯一一個在思想性上值得談論，並且在演出過程中
觀眾反響最好的一個劇目了。

能在北大海選大出風頭的劇社最後鎩羽而歸，這歸根到底是一個
政治問題。初選的評委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師，他們更注重劇作的先
鋒性和思想性，而半決賽的評委則是「經驗豐富」的劇本寫手，譬
如當眾指出《麻將》「太娘」的那位評委，更是京城當年以寫幾百
塊一集的情感節目著稱的寫手，且不說他是如何敢進了北大的門來
做學生話劇評委，在公共場合大放「娘」與「不娘」此類性向歧視
性的狗屁言論，若換了百年前的北大，那些學生定會叫他吃不了兜

走。可惜現如今，不僅北大，任何一所中國高校的學生，「涵養」
都太好了，權威指東，我們不敢打西，連話語權都交給社會上的混
子，大概只能在壓抑許久之後，給自己的室友放毒了。

所以在當晚的夜宵時刻，我一邊大啖鹵煮裡的豬腸，一邊跟閨蜜
說：若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們只能在下一屆劇星大賽的時候自己來
把好評委的關，北大的價值觀，應該掌握在北大自己人的手裡。她
說，唉，這不大可能。我只能搖頭慨歎道，你們可是北大啊！階級
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說胡適蔡元培，就算是那位圖書管
理員的精神，也不能丟在你們這代人的手裡！

上周三的夜晚，天仍是陰陰的，毛毛小雨飄得人心裡都憂鬱起
來。從車站走到大會堂，遠遠的，裡面的燈光混 人影投射在水霧
迷濛一片的玻璃門上，那點暖洋洋的熱鬧氣息擋不住地滲出來，讓
人忍不住加快了點腳步。每年的這個時候，大會堂的大堂總是星光
熠熠，記得往年，往大堂中的cafe中一坐，拼 子的都可能是某個
熟面孔——咦，這不是演那個誰誰的誰嗎？

別誤會，這不是電影金像獎，熱切的氣氛卻一點不遜色。隨 夜
色愈濃，大堂中的聲浪也越來越高，劇場界的前輩、新人，演員、
導演，燈光、設計⋯⋯還有無數衝 粉絲而來的觀眾，喧鬧 、玩
笑 ，不分你我地擠作一團。直到音樂廳的入場提示音響起，這熱
浪才緩緩湧進場中。第22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正式開始，這是
劇場人的盛會，一次celebration of the community。

每年的頒獎，都像是一個大Party，沒有人板 面孔正襟危坐，台
上與台下總是互相喊話笑作一團。李司棋奪得跨媒體表演藝術成就
獎，表演經驗豐富的她是實至名歸，她的致辭平實又淡然，博得場
下觀眾的熱烈掌聲。全場的開心果，大概是女演員胡麗英。憑借

《夢魅雪夜@真的下雪了》中的破格演出，她在大家的尖叫聲中奪得
喜劇/鬧劇範疇的最佳女配角。興奮得大步跑上台的她，一邊擁抱
主持人，一邊不住拉扯快要滑下的禮服，幽默的發言惹得台下又是
一陣笑聲。近來在劇場成績亮眼的朱柏謙上台演唱《夢魅雪夜@真
的下雪了》中的歌曲《從這一刻》，磁性嗓音風靡全場。歌到中
段，他突然打趣地說起創作人每年恨得獎而常年落空的鬱悶心情，
一轉接上李宗盛「啊多麼痛的領悟∼」瞬間笑翻全場。而男司儀王
耀祖「望穿秋水」終於奪得最佳男配角（悲劇/正劇）時，在台上
忍不住灑淚。

台上的功力與風光是給觀眾看的；台下的辛勤與辛酸，則是各位
同行好友互相鼓勁「拍住上」。這不僅是對舞台創作人一年辛勤的
嘉許，也是其樂融融的一場團聚。

今年的舞台劇獎仍由香港戲劇協會與香港電台攜手合作，共頒發
二十個常設獎與一個推薦獎。其中，香港話劇團奪得六大獎項：馮
蔚衡憑借《紅》奪得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潘燦良則憑借《心洞》
中的精彩演出奪得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奪得最佳原創曲詞獎。這三個演出也同時獲頒「十大最受歡迎製
作」。香港演藝學院也收穫頗豐，兩個演出《李逵的藍與黑》與

《秀才與儈子手》分別奪得四項大獎。《李》奪得「最佳整體演
出」、客席導演陳曙曦也憑此劇奪最佳導演（喜劇/鬧劇）。兩套演
出也雙雙獲選為今屆「十大最受歡迎製作」。其餘入選「十大最受
歡迎製作」的作品還有《完不了的最後一課》（中英劇團）、《夜鷹
姊魅》（劇場工作室）、《終局》（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野豬》（香
港藝術節）與《惡童日記》（糊塗戲班）。

各位，今年也要加油呀！

「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特輯」將由4月27日起，一連

四個星期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在香港電台第二台(FM94.8-96.9)播

放，港台網站(http://rthk.hk/)同步播出及提供重溫。觀眾也可登入港

台劇獎專頁（http://rthk.hk/special/dramaawards2013）重溫頒獎禮

或查看完整獲獎名單。

文：尉瑋

今夜星光燦爛

文：小蝴蝶

北京之行

王蒙對談白先勇
倡設權威「華文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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